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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鸠摩罗什是佛经汉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他在长安建立翻译领域，创新翻译策略，提出一系列翻译理念，

开创了佛经汉译的新纪元。鸠摩罗什主持译场长达十余年，创新了边译边讲、中外同译的官方译场合作

模式，并在译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可译、文质兼顾和意译的翻译思想。本文以鸠摩罗什的译场为主线，

纵向分析其翻译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通过阐述鸠摩罗什之前的中原佛教和佛经翻译情况，分析译场产生

的前提、背景和原因。继而探讨鸠摩罗什在译场中的翻译思想，为以后的翻译研究提供思路。进而得出

结论：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随着译场翻译活动的深入而不断发展，译场对其翻译思想有重要的构建意义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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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umarajiva is a famous translator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 translation. He 
established a translation field in Chang’an, innova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ideas, and created a new er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 translation. Kumarajiva 
has presided over the translation fiel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Meanwhile he innovated the o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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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translation field cooperation mode of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and co-translation, and crea-
tively put forward the translation ideas of untranslatability, quality-conscious and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This paper takes Kumarajiva’s translation field as the main line, and lon-
gitudinall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By introducing 
the translation of Central Plains Buddhism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before Kumarajiva, analyze the 
premise, backgroun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Then it dis-
cusses Kumarajiva’s translation ideas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and provides an idea for future trans-
lation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Kumarajiva’s translation thought develops continuousl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and the translation field has im-
portant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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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广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九月，隆上

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1], p. 72)据《高僧传》记载，在后秦弘始三年三月之时，长安出现了祥瑞之

兆，百姓们认为这预示着智慧无比的人将到长安来。不久，鸠摩罗什入长安逍遥园，译经之缘从此开启。 
鸠摩罗什，汉语意为“童寿”，天竺人，是距今一千多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享誉西域和中土的著名佛

教学者，东晋时期伟大的佛学思想家，也是我国佛教传播时期的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与弟子在后秦弘

始三年至十一年期间，译出《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等经([2], p. 314)。
鸠摩罗什译经文义圆通、达意忠实、字句流畅且通俗易懂，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学界对鸠摩罗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佛学领域、哲学和译本分析，对其译场以及翻译思想梳理的研究

很少。韩传强教授曾在《<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偈语研究》[3]一文中以两首偈语为基点探究鸠摩罗什《金

刚经》译本的翻译风格，未涉及其翻译思想的梳理。汪东萍教授在《回归翻译本质：解读鸠摩罗什的翻

译思想》[4]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鸠摩罗什不可译论、翻译诚实誓、译文简约和边译边讲等的翻译策略，虽

提到了译场的合作翻译模式，却没有系统分析其译场建立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其翻译思想形成的关联。因

此，笔者将以鸠摩罗什译场为线索，通过梳理其译场的建立和发展，来分析其翻译思想在译场中的构建。 

2. 鸠摩罗什的译场 

佛典汉译初期均为私人合作，前秦时期杰出的佛教学者道安率先开辟了官方译场合作。([5], p. 1)译
场既是指佛经翻译的场所，也是指中国古代组织佛经翻译的一种分工合作的集体组织。由于佛经原语是

梵语，与中文差异很大，再加之当时中国懂外语的佛僧极为有限，因而译场翻译模式的出现正当其时。

具体而言，译场是一种集体翻译模式，通常包括“译主”“度言”“笔受”“证义”等主要人物。其中，

外国僧人担任“译主”，详细阐释佛经的意义；同时外僧还会配备一个或多个“口译员”，即“度言”，

将外国僧人的解释口头翻译为中文，之后将由译场中的“笔受”记录“度言”的中文口头翻译。最后，

笔受将文字编辑整理出来后，还要对文字进行润色，这也是“证义”的工作。如此精细、有条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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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也使得译出的佛经质量极高，深受后人推崇。而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场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其

译场的诞生也是一切因素促使下的最佳结果([6] [2], p. 230)。 

2.1. 译场诞生的背景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当时奉行的佛典是《四十二章经》，但史书并未记载是何人组织翻

译的。从道安编撰的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来看，早期翻译佛经者主要

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世高是最早以汉文系统翻译佛经的著名译家，主要翻译的是小乘经典。支娄迦

谶是最早将佛教大乘经籍译为汉文的著名翻译家。之后，最著名、成就最大的佛经翻译家是竺法护([5], p. 
48)。就翻译质量来看，安世高、支娄迦谶虽然也都通汉语，但是翻译方面仍无法做到语义流畅、表达准

确。竺法护翻译质量也很高，但是在文辞流畅与优美方面还是有所欠缺[6]。 
公元 401 年，后秦国王姚兴将鸠摩罗什请到长安。此时的长安已经是中国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重镇

[7]。那时的中国佛教，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期，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佛教虽然已经在中原扎根，

被众人所接受，但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佛经的翻译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中原佛学需要新的质量上乘

的佛经译本[8]。其次，随着早期大乘般若类典籍的翻译流传，般若学说与中原本土的玄学发生了交融，

佛学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现有的译家译作水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佛教发展的需要。而此时鸠摩罗什的

到来，正为佛经翻译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2.2. 译场诞生的背景 

鸠摩罗什受后秦国王姚兴邀请欣然来到长安，姚兴十分敬重鸠摩罗什，以国师之礼相待，并将其安

排在逍遥园中。对姚兴而言鸠摩罗什的到来对自己乃至整个长安都是一大幸事。《高僧传》中曾记载了

这样一段对话，鸠摩罗什对姚兴说：“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

滞文格义。”([1], p. 76)鸠摩罗什认为，即使之前有竺法护在长安译经，帛法祖在长安讲经，可是这些经

书中，有不少文本失去了梵文的主旨，该情况不利于佛法传播，因而鸠摩罗什决定开办译场。 
公元 403 年，这场精彩的翻译盛景在长安逍遥园拉开了序幕。鸠摩罗什手持《大品般若经》的梵文

原本，姚兴手持前人的汉文翻译本，鸠摩罗什翻译梵本，姚兴就根据竺法护的“旧译本”跟他逐字逐句

地相互对照。一堂经讲完，其弟子会把记好的汉语版译本交给鸠摩罗什，罗什又用晚上的时间亲自校正。

校正完毕释僧肇等人再次审核、找出不足([5], p. 54)。反复校对，多人审核，能够有效保证译经的质量。

作为一位精通两国语言又对佛法有极高造诣的大师，鸠摩罗什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梵文口译为汉语，

并且边译边讲，准确传达佛经旨义，这也是我国翻译史上首次把翻译与宣讲结合起来([4], p. 173)。 
边译边讲把佛典的汉译和讲授结合起来，使佛典汉译译文经得起推敲。中外共译一方面发挥罗什原

文理解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发挥中原人士汉语表达上的优势，有效弥补了罗什汉语表达上的不足[9]。在

这样一个系统的译场下，鸠摩罗什与弟子共同探讨译经策略，在译场的发展过程中，鸠摩罗什也不断就

新的问题探究出相应策略，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的译经思想。由此，鸠摩罗什在译场实践中，在应对不

同阶段的挑战下，其翻译思想逐渐建立并完善。 

3. 翻译思想在译场中的构建 

鸠摩罗什译场在姚兴和各僧人的支持下正式形成，随着鸠摩罗什译场的不断探索，翻译中也出现了

许多问题和障碍，因而鸠摩罗什针对译场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其翻译思想。在译经的不同时期，针对

与不同的佛经，鸠摩罗什分别构建了不可译、文质兼顾、以及意译的翻译思想。本章笔者将以译场的发

展为主线，系统地阐释鸠摩罗什翻译思想在译场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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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译《大品般若经》：不可译思想 

翻译团队准备就绪之后，鸠摩罗什开始了长安的译经之路，如上一章节提及，姚兴选择了《大品般

若经》嘱鸠摩罗什开译。《高僧传》一书曾记载着鸠摩罗什对前人翻译的评价：“既览旧经，义多纰缪，

皆由先译失旨，不与胡本相应。”([1], p. 88)鸠摩罗什在阅览旧有的经典后，发现其中的文意有很多错误，

翻译与梵文不能相对应，失去了原文的本旨，因此鸠摩罗什决定重译《大品般若经》。 
首次尝试中，鸠摩罗什也发现很多梵文很难用汉语讲出，尤其是涉及一些人名、神名以及梵语特有

韵味的词汇，在汉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此，鸠摩罗什创造性地提出不可译思想。对于一些专

有名词，摈弃之前直接援引中国流行的玄学术语的译法，如将“阴、入、持”等，而改译为“众、处、

性”，而对于人名和译名则采用“音译法”([4], p. 169)。在展现梵语的音韵美上，鸠摩罗什虽然认为其

无法译出，但仍有所遗憾，他坚信如果没办法译出其背后的文学韵味，译文仍是不完美的[10]。释僧祐在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中记载了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中这番言论：“天竺国

俗，甚重文制……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11]由此可见，鸠摩罗什认为把梵文

译为汉文，虽然将经文的大体意思表达了出来，但是将梵文中优美的韵律丢失了，所以佛经的翻译工作

很多时候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韵味。鸠摩罗什把中原汉语言文字同天竺梵文音律方面的不同作了对比，

以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从而能把佛经经文翻译得更有韵律。但是鸠摩罗什在其中使用的比喻确实反映

出了其内心的无奈，清楚地表现出鸠摩罗什对部分梵文不可译的态度。如：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共摩诃比丘僧大数五千分，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

复烦恼，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唯阿难在学地得须陀洹。复有五百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12]。 
该段译文中，鸠摩罗什采用大量的音译词，如：“阿罗汉”“比丘尼”“优婆塞”“陀洹”等，并

没有强行用汉语对应的词汇，使其保留梵语的发音特征，让僧人了解梵语的音韵感。但在该经书的翻译

中，鸠摩罗什更多的是传达佛经大意，词汇的揣摩上还未成熟。此时的鸠摩罗什虽已经意识到译文不可

能完美再现原文，确信佛经中的一些梵语是不可翻译的，但并没有探究出具体的策略。《大品般若经》

译成之后，鸠摩罗什将这些音译的词汇运用到其他经书之中，大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鸠摩罗什译场的开译，方法得当，配合默契，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不可译”翻译思想，指导其译场

的活动。因而，鸠摩罗什开译的《大品般若经》质量极高。鸠摩罗什对《大品般若经》的翻译，让当时

的中国人对佛学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让不少中国人接触到了印度大乘佛教观派的基本观点和印度特

色的词汇，对印度般若学说鼎盛时期的理论有了更深的了解。 

3.2. 译《法华经》序及《金刚经》：“文”“质”兼顾 

在鸠摩罗什重译之前，《法华经》旧译本流传到我国大约已有百年历史，但由于译者不理解虚空的

义理，讲经者也常常背离《法华经》准则，译本也时常有误，未达原文旨意。于是鸠摩罗什决定重新翻

译《法华经》([5], p. 149)，首先从序文开始，和往常翻译模式一样，译场由鸠摩罗什主译，他先把梵文

译为汉语，由僧叡和道恒担任笔受，把鸠摩罗什口译的内容传写下来，一边口译一边宣讲，最后润饰语

言。《法华经》序文的开译，使鸠摩罗什的“文”“质”兼顾思想逐渐形成，并且将此思想也运用到之

后的《金刚经》翻译中。在翻译《法华经》序文之时，鸠摩罗什发觉不少弟子在表达中采用四字成语或

叠句，使其简约而直达([2], p. 239)。而《法华经》和《金刚经》本身的梵语音律十分鲜明，该特点与汉

语中的四字词和叠句十分相似。当时社会崇尚文丽简约，鸠摩罗什考虑到了该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因素，

因而提出“文”“质”兼顾思想，不仅一部分还原了梵语的音韵，契合当时文丽的风格，同时做到行文

流畅，达意准确。 
上文提到鸠摩罗什论述的不可译思想中的“天竺国俗，甚重文藻”观点，这也说明梵文非常重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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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因此道安所言“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4], p. 169)，与鸠摩罗什思想有本质

区别，实则佛典原文也非常重视文采，并非只有质朴一种语言风格。鸠摩罗什主张译文应像原文一样辞

藻华丽，富有文采([13], p. 108)。因此，鸠摩罗什要求不但要译出原义，也须力求文字兼富文学色彩。鸠

摩罗什“文”“质”兼顾的思想推翻了道安古朴文体的理论([5], p. 144)。 
来看鸠摩罗什“文”“质”兼顾翻译思想的实践：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14]  
梵文经文韵律较强，可以配乐吟诵，鸠摩罗什在翻译中也试图使梵文转为汉语后同样能便于吟诵。

从以上节选译文可以看出，鸠摩罗什译文用语简单而直接，易于理解，做到了翻译中的“质”[15]，如“一

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等十分直接传达出所有芸芸众生，无论何种形式。用语简洁、通俗

易懂，即使放在今天，读者也能够理解大意。同时，运用排比修辞“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

等，使译文韵律优美，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如： 
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雨曼陀罗、曼殊沙华，旃檀香风，悦可众心。以是因

缘，地皆严净，而此世界、六种震动([16], p. 57)。 
这段偈语全段四字词语，对仗工整、辞藻优美华丽、节奏铿锵有力。不仅如此，将汉语中的押韵和

四字词运用其中，将梵语的音律美展现出来，弥补了开译时部分不可译的遗憾。文体华丽的偈语中，可

看出鸠摩罗什“文”的翻译思想。鸠摩罗什的译本既做到了语言对仗工整，文辞优雅，又注重语言表达

简约而直达，主旨委婉而彰显，佛祖的微言大意在译文中一目了然。经文原文撰写能够做到全四字词就

已属难能可贵，鸠摩罗什作为译者，仍能够保证译文全四字对仗工整地表达出佛经的内涵，更是上乘之

作。此后，鸠摩罗什译场翻译都尽可能要求“文”“质”兼顾，译本文辞优美、节奏铿锵、达意准确。 

3.3. 重译《正法华经》正卷：意译法 

据《高僧传》所述，早期的佛经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人们对于佛教经典的正确理解和体悟。在佛教初传时期，译者主要依靠汉语固有的一些名词来代替比附

佛经中的名词，该做法主要是为佛教本土化服务，强化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共同性，增强了外来佛教学说

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这是佛教能够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前提和基础([5], p. 48)。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地位

不断提高，佛教已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外来佛教，因此鸠摩罗什在《法华经》正卷译

场中开始革新翻译策略，提出新的翻译思想——意译法，并最终译作《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在翻译《法华经》正卷前，首先与弟子共同研究竺法护的旧译本《正法华经》，在通读中

发现，尽管竺法护将梵语词汇的意思都能够翻译完全，可译本仅仅停留在求同层面。鸠摩罗什注意到，

不能够仅依靠近义词来表达两种文化下的思想，该做法其实并不能准确转达佛经内涵，并且也不能够有

效发展中原本土哲学。因此，鸠摩罗什开始创新翻译策略，改变过去的翻译方法，采用意译法，强调对

佛经旨义的正确传达。他开始与弟子们重译《正法华经》正卷([2], p. 246)。鸠摩罗什有着西域各国语言

的知识修养，汉语掌握也十分熟练，因而他在译经的过程中发挥的余地比较大。受当时追求华丽文风的

影响，他主张只要能存其本，就不妨“依实出华”。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经常与弟子反复斟酌、推敲，

不但要求译出原意，还力求文字通俗化，并兼有优美的文学色彩。鸠摩罗什在翻译方面不但做到了流畅

准确，而且对佛经翻译的理论、技巧等也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 
从竺法护和鸠摩罗什的译文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意译法的运用。例如，《妙法莲华经》的译

句中，鸠摩罗什的译文为：“宝树高五百由旬，枝叶华果次第庄严。”([16], p. 127)而竺法护的旧译为：

“此诸宝树高二万二千里，枝叶华实各各茂盛。”([17], p. 105)鸠摩罗什将“华实各各茂盛”改译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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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庄严”，将原本的表层意思完全推翻，原文本叙述果树繁茂，却没有表现出“庄严”之意，鸠摩罗什

在翻译该句中，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凸显佛经中的引申义。采用达意方式，增添了原文中没有出现的

意象和表达，不仅便于读者理解佛经的要旨，同时也丰富了经文的内涵。鸠摩罗什加入了自己对佛学的

理解，再加上“文”“质”兼顾思想的指导，使得译文不仅语言简洁，还可以传达佛经内涵。再如，竺

法护的《正法华经》卷一中译句：“生死已索众结即断。一切由已获度无极。已脱于慧心解得度。”([17], 
p. 35)该段文字出现了“生死之结”“获度无极”“慧心”的说法，如若对佛经不够了解的读者，可能无

法直接理解什么事所谓的生死结，又何为慧心？而鸠摩罗什改译为：“尽诸有结，心得自在。”([16], p. 
26)由此可见，鸠摩罗什的译法更简练，他并没有逐字逐句将经文译出，省去了繁琐的意象，仅提炼核心

内涵，即“烦恼解开，自然心得自在”或具体而言，即超出三界之外自有结的方法，而六结解开，自然

心得自在。简单几句便能让诵读者能够直接理解该句的核心意义，即“自得”，无需再去纠结“生死已

索”如何“众结即断”，脱于“慧心”又是怎样的状态。 
鸠摩罗什的意译法跳脱原文束缚，以达意为旨，使译文适应于本土哲学，也为后世的翻译奠定思想

基础。总之，鸠摩罗什在译场中不断总结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思想，使其译文做到了文辞流畅准

确、辞藻华丽优美、意义通达深刻并且词汇内涵丰富、梵语色彩浓厚，因而译本质量极高。 

4. 结语 

公元 413 年，一代大师鸠摩罗什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于长安逍遥园溘然长逝。从公元 401 年来到长

安，到 413 年圆寂，他在逍遥园中译经长达 12 年，共译出佛经 70 余部。慧皎曾在《高僧传》中这样刻

画鸠摩罗什的形象：“申请郎彻，傲岸出群，应经领会，鲜有伦匹者。笃行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

终日无倦。”([1], p. 92)正因为鸠摩罗什的出世心境、执着佛法、慈悲为怀、辩才无双才使得其可以受众

多僧人追随，于长安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宏大译场，且能够突破性提出并构建其译经思想。在整个中国

的翻译史上，鸠摩罗什地位举足轻重。 
在佛学发展的需求和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创新了边译边讲、中外人共译的官方译场合作模式，

主持译场长达十多年。该译场的规模宏大，在千百名僧人与鸠摩罗什共同努力下，翻译出众多经典译著。

其译场的翻译模式对今天的多人协作翻译项目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鸠摩罗什在译场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翻译思想，开创性地提出不可译思想、意译思想，不仅为佛经翻

译开了先河，而且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鸠摩罗什能够在翻译中兼顾“文”和“质”，

且大胆地提出文质兼顾思想，使其语言表达简约而直达，主旨委婉而彰显，佛经大意在译文中一目了然，

堪称大作。 
伟大的译者鸠摩罗什给后人留下了点点启迪和智慧，其翻译思想对佛教典籍的研究和佛学翻译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他建立译场，并在其中构建自己的翻译思想，创作出一部部质量极高的佛经译作，不仅

构建了其先进的翻译思想，更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与本族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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